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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微博在中國和全球的風靡使得以往學術界關注不夠的知識生產問

題浮出水面。本研究以日本核危機期間新浪微博用戶的相關討論為個

案，探討了微博空間的知識生產溝問題。在對相關微博資訊進行量化

和質化分析的基礎上，研究發現即使在微博這種資訊生產門檻較低的

社交網路空間，知識生產溝的現象依然存在。儘管微博平台上的知識

生產體現出一定的包容性和平民性，傳統強勢群體依然是微博空間中

的主力知識生產者，其對知識的生產也更主動、更理性，所產生的社

會影響也更大。論文對這些發現的理論、方法和現實意義進行了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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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Knowledge Production Gap in the Chinese 
Micro Blogosphere: A Case Study of Sina Weibo 
Discussion of Japan's Nuclear 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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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ise of the microblog in China, and in the world, introduces a critical 

issue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that has not yet received enough attention. This 

research explores the differential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the Chinese micro 

blogosphere through a case study of Sina Weibo users’ discussion about nuclear 

power during Japan’s nuclear crisis in 2011.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nalyses of related Weibo messages reveal a knowledge production gap even in 

this relatively open social network with its low barrier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While knowledge production on the Weibo platform is more 

grassroots-oriented, traditionally dominant social groups are playing a more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knowledge production process. They not only produce 

knowledge in a more active and rational way, but they also generate greater 

social influence in the micro blogosphere. The theoretical, methodolog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a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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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06年6月Twitter在美國問世，到2009年8月中國門戶網站新

浪推出「新浪微博」，再到2010年搜狐、網易、騰訊、鳳凰、和訊、搜

房等各大網站紛紛推出微博服務，微博在中國幾乎家喻戶曉。截止

2013年6月，中國微博使用者規模已達3.31億，佔全體網民的56%（中

國互聯網路資訊中心，2013）。

與其前身博客相比，微博具有鮮明的特徵。例如，微博更短、更

快、更開放、更靈活、更互動，也更社會化。微博顯著降低了網路公

共空間的進入門檻，也在中國社會真正掀起了一場使用者生產內容

（user generated content, UGC）的熱潮。由於官方輿論表達管道的缺失，

公眾成員紛紛湧入微博空間，生產他們自己的知識，表達他們自己的

觀點。大量公共事件表明，微博在引起公眾關注、推動政府應對和加

速決策進程方面擁有巨大威力，這也正是微博熱得以席捲中國的主要

原因。

微博在中國，乃至整個世界的流行，引發了一個傳播研究的新議

題——知識生產及其分佈。從本質上講，知識指的是擁有資訊的一種

狀態，描述了一種知曉的事實 (Delli Carpini & Keeter, 1989）。在現代社

會中，知識是一種重要的社會資源，對公民社會評價的品質和政治參

與的程度具有決定作用 (Delli Carpini & Keeter, 1989）。經典的知識溝研

究則發現，民主社會面臨的一個中心問題就是有關公共事務的知識在

不同階層人群中的分佈不均 (Tichenor, Donohue, & Olien, 1970）。然

而，四十多年的知識溝研究主要聚焦於知識的獲取（possession），對於

知識的生產（production）則關注甚少。相對於知識獲取差異而言，知識

生產差異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更加重要的知識溝，代表了一種更加顯

性的知識控制形態 (Wei, 2009），因而值得引起更多的學術關注。

無疑，微博為用戶提供了一種前所未有的知識生產、發佈和共用

平台，也為社會研究者探索知識生產溝現象創造了契機。本文以2011

年日本核洩漏事件中新浪微博用戶有關核電的討論為例，試圖從三個

方面探討中國微博空間的知識生產問題。第一，中國微博用戶知識生

產的形式和內容如何？第二，中國微博用戶在知識生產方面存在哪些

差異，如何解釋這些差異？第三，微博用戶作為知識生產者在微博空

間中是否具有不同的社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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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何以不同？

在全球範圍內，Twitter的增長速度正在超過MySpace和Facebook 

(Chen, 2011）。在中國，微博無疑是當前最流行、最具活力的網路應

用。不論這一應用被不同國家的人們賦予何種名稱，微博都堪稱當下

網路世界的一件大事。那麼，是甚麼使得微博如此與眾不同，又是如

此大行其道呢？

首先，微博很短。這是微博之所以「微」的原因，也是微博區別於

博客的一個重要因素。眾所周知，Twitter設定了140個字母的篇幅限

制。這種字數限制也被世界各地的微博服務所沿用，包括中國的新浪

微博。世界上第一條微博資訊是由Twitter的創始人 Jack Dorsey於2006

年3月21日用他自己的帳號發佈的一句話：「just setting up my twttr」。

這句僅有24個字母（包括空格）的標誌性微博，正好體現了微博資訊的

簡短特徵 (Murthy, 2011）。字數限制使得微博用戶一改博客時代的長篇

大論，開始熱衷於生產和發佈更加短小的微博資訊 (Java et al., 2007）。

如果說博客仍然是「化妝後的表演」的話，微博不需要使用者進行深思

熟慮、邏輯縝密、結構完整的創作，是一種更加真實的表達。眾多畏

懼博客負擔的草根平民，尤其是那些教育程度較低的網民，可以輕鬆自

如地在微博中找到展示自己的舞台。不少微博用戶只用一句話、一個

詞、一個圖示，甚至一個字都沒有的轉發，就能實現表達自我、分享自

我的目的。正是因為微博之微，才使得網上資訊生產的門檻被進一步

打破，並使之迅速超越博客，成為時下增長最為強勁的Web 2.0應用。

其次，微博之微也造就了微博之快。與傳統媒體相比，博客的更

新速度已然很快，因為沒有體制性的把關人，也沒有出版的截稿時

間。只要有網路接入，博客作者就能隨時寫作和發佈他們的博文。但

由於一篇洋洋灑灑的博文需要相當的時間思考和寫作，其週期仍然受

到限制。微博進一步打破了這種限制，使人們能夠非常輕鬆地更新自

己的生活狀態、分享自己的隻言片語。例如，人們最先開始使用

Twitter的目的是為了回答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你現在在做甚麼？」

微博則為人們隨時更新這種資訊提供了一個暫態傳播平台。同時，微

博與手機的聯姻使之真正成為當前最快的媒體。這種強大的媒介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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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草根網民能夠在專業新聞工作者到達現場之前，將他們的所見所

聞公之於眾 (Murthy, 2011）。在許多突發新聞事件中，如2008年中國汶

川地震和2009年美國航空公司1549航班墜入紐約哈德遜河等等，第一

條資訊都來自微博 (Beaumont, 2009）。微博上連續不斷的簡短資訊更新

催生了Paul Bradshaw所謂的「迴圈新聞」（iterative journalism），一種永

遠不會結束的新聞 (Bradshaw, 2007）。

微博的第三個特徵就是資訊的多元化。微博之微和微博之快，導致

微博上的資訊呈現爆炸式增長。在微博上，人們以更少的文字表達了更

多的內容。每時每刻，都有成千上萬的用戶不間斷地生產和發佈海量資

訊。這種流動的社會交往將傳播轉化成一個龐大的資料庫，使資訊「與

時間和空間分離，特別是與其產生的時間和空間分離」（Jackson, 2009: 

731）。這種資料化的資訊環境導致的一個結果就是聚合（mash-ups）。在

這種聚合的狀態下，我們所有的生活體驗都被觸手可及的終端所捕捉、

累積、去時空化和重新調用（Jackson, 2009）。通過這種方式，等級森嚴

的資訊結構有可能被瓦解。所有資訊，不論其形式和內容如何，都是可

重構和可獲取的。Thomas Friedman（2005）所預言的「平」的世界似乎在

微博空間中初現端倪。即使在微博受到嚴格管控的中國，這種新媒介仍

然顯示出驚人的挑戰新聞檢查的威力，正如2011年8月溫州動車追尾事

故所彰顯的那樣（Wines & LaFraniere, 2011）。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微博對於開放社交網路的建構。

如果說Web 1.0的標誌是資訊上網的話，Web 2.0的標誌就是人上網。

就博客來說，如果作者沒有刻意將自己的文章與他人相連結的話，博

客是一種相對隔離的資訊形態。微博則不其然。從一開始，微博就建

立了用戶之間即時互動的關係（Sarno, 2009）。通過關注和被關注機

制，每一個微博使用者都成為社交網路中的一個節點，彼此之間進行

知識的創造、發佈和分享（Potts & Jones, 2011）。同時，這一網路又是

開放的。除非使用者選擇將其內容保密，如使用私信，否則他們會在

一個公共空間中進行互動，其所言所行都會呈現在其他使用者的面

前。微博的轉發和話題功能進一步促進了社交網路中的資訊流動（Potts 

& Jones, 2011）。通過轉發，粉絲們使原始微博資訊得以到達那些沒有

關注原始作者的用戶。而話題功能則通過＃號定義關鍵字，2 從而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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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以議題為中心的虛擬社群。在這個社區中，不論成員之間是否相

互關注，都可以通過點擊話題連結分享共同感興趣的資訊。

微博如何改變媒介環境？

2006年，也就是Twitter誕生的那一年，美國《時代週刊》將「你」列

為年度人物。在數碼文化方興未艾的今天，那些曾經被稱為受眾的人

們變身成為資訊生產的積極參與者。正如Bradshaw（2007）所言，我們

所處的世界已經從一個公眾必須依賴專業媒體獲取資訊的社會，變成

一個「人們可以自己獲取並且生產資訊的社會」。《時代週刊》預言，為

數眾多的使用者生產內容平台，如YouTube、MySpace、Wikipedia以及

Twitter，「不僅會改變世界，而且還會改變世界變化的方式」（Grossman, 

2006）。

個體地位的變化，是新媒體環境的核心特徵。「受眾」作為一個相對

穩定的概念，開始被「詮釋共同體」（interpretive community）、「參與文化」

（participatory culture）等新的概念所取代。這些概念更加強調積極、主

動的小群體使用者，他們不僅僅消費內容，還生產他們自己的資訊

（Baym, 1999; Jenkins, 2006）。在社交媒體所建構的去中心化傳播網路當

中，傳者與受者之間的界限日益模糊，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更加靈活、更

加流動的關係模式（Drotner, 2005）。如果說互聯網改變了傳統廣播模式

下的受眾概念，打破了資訊生產和發佈的壟斷局面（Benkler, 2006），那

麼以微博為代表的社交媒體則進一步放大了普通用戶的能動性。

為了剖析不斷演變的用戶角色，Van Dijck（2009: 54）提出了一個

多層面的用戶能動性（user agency）概念。他指出，「引入文化理論、消

費社會學和政治經濟學對於理解新型用戶能動性的本質至關重要。」文

化上，Web 2.0應用，特別是微博，營造了一種「參與文化」，使受眾從

消極接受者變為積極參與者。經濟上，社交媒體的出現使傳統的消費

者具備了一種新的角色——生產者或創造者。而從勞動關係的角度來

說，使用者生產內容網站模糊了業餘和專業之間的界限，使普通使用

者的內容生產被納入專業資訊生產的鏈條之中。所有這些變化都彰顯

於「產消者」（prosumer）、「產用」（produsage）等這些新生的雜合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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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uns, 2007）。使用者的資訊生產威力可見一斑。

然而，這種新的用戶能動性卻遠比這些二元式概念所概括的要複

雜。的確，新傳播技術使普通受眾的力量得以強化，也使他們對參與

資訊生產的權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Jenkins, 2006）。如Tapscott和

Williams（2006: 37）所言，「不論人們創造、分享還是交往，新的網路

歸根結底就是參與，而不是消極地接受資訊。」在微博這種低門檻、平

民化的網路空間中，普通公民也能夠實現原來只有龐大機構或社會精

英才能完成的事情。但是，網上的參與者或生產者也各有不同。成為

參與者也並非意味着所有人都以同樣的方式參與，或者進行同樣程度

的參與。通常情況下，如果100個人上網，只有1個人會創造內容，10

個人會通過評論或補充的方式與之互動，而剩下的89個人基本上只會

圍觀（Arthur, 2006）。因此，與其聲言所有人都在參與，不如弄清人們

究竟是如何參與的，資訊生產的情況有何不同（Van Dijck, 2009）。

知識溝研究的概念轉向

傳統的知識溝研究聚焦於人們在公共事務知識獲取上的差異。

四十多年前，明尼蘇達小組提出了這一經典假設：

當大眾媒體資訊在一個社會系統中不斷增加的時候，具有較高社

會經濟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的個體比地位較低的個體獲取這

些資訊的速度更快，因而導致他們之間的知識溝逐漸擴大而不是

縮小。

（Tichenor, Donohue, & Olien, 1970, p. 159）

該假設的中心意涵是，所有人都會從大眾媒體上獲取知識，但社

會經濟地位較高的階層會比地位較低的階層得到的更多更快。

這一假設激發了大量的傳播研究，集中對人們知識獲取的結構性不

平等現象進行探究。總體而言，過往的知識溝研究可以概括為三個層

面。第一，呈現知識溝的存在及其強度（如Holbrook, 2002; Tichenor, 

Donohue, & Olien, 1970）。第二，探索大眾媒體與知識溝之間的關係（如

Eveland, Hayes, Shah, & Kwak, 2005; Eveland & Scheufele, 2000; Lem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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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第三，發現知識溝的制約或調節因素（如Ettema & Kline, 1977; 

Kwak, 1999）。最近的一項統和分析（meta-analysis）統計了所有相關研

究，得出了一個中度的知識溝強度（教育水準和知識獲取之間 r = .28）

（Hwang & Jeong, 2009）。然而，知識溝的強度卻並未隨時間而改變，

也沒有因為媒介報導強度的變化而改變。在所有被研究的調節因素當

中，統和分析發現議題、情境、知識的測量方式和研究設計都有影響，

而報導程度、國家和抽樣方法則沒有顯著影響（Hwang & Jeong, 2009）。

作為一個反映大眾媒介控制作用的理論框架，知識溝假設隱含了

四個基本假定（Nisbet, 2008）。第一，知識是一種重要的社會資源，是

社會權力的基礎（Donohue et al., 1973; Viswanath & Demers, 1999）。第

二，對知識的控制是權力發展和維護的核心（Donohue et al., 1973）。第

三，「所有傳播過程都包含了控制的功能，或明顯或含蓄」（Donohue et 

al., 1973: 653）。第四，媒介系統是「整個社會系統中的一部分，與其他

部分相互依存， 既控制着其他子系統， 又被其他子系統所控制」

（Donohue et al., 1973: 652）。概言之，知識溝就是大眾媒體社會控制功

能的一種體現，是大眾媒體為了鞏固主導階層的統治現狀而對知識進

行控制的結果。

使用者生產內容網站的出現，使知識溝研究發生了概念轉向。當

理論上所有人都有機會在網上生產內容的時候，知識生產上的鴻溝將

會成為繼知識獲取溝之後的又一道重要鴻溝。如Wei（2009: 533）所聲

稱，「如果我們說知識獲取是一種人們知道甚麼的消極狀態 ,那麼知識

生產則是一種積極狀態——人們將自己所知道的公佈出來 ,往往試圖對

他人的認知和態度產生影響。」對參與式的民主政治而言，積極的知識

生產比消極的知識獲取更加重要。與知識獲取差異相比，知識生產差

異代表了一種更加深層的社會不均與權力失衡。

這種觀點延伸了Rakow（1989）在20多年前提出的一個呼籲：經典

的知識溝假設應該被改寫成「知識生產溝」。他指出，「某些官僚機構生

產的資訊越多 ,他們和社會其他階層之間在知識生產上的相對差距就越

大。（Rakow, 1989: 164）」然而，在傳統媒體時代，這種鴻溝主要存在

於組織和個體之間，或商業組織和公共組織之間（Schiller, 1981, 1984）。 

使用者生產內容網站的崛起使得個體層面的知識生產溝更加顯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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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這種知識生產形式為例，Wei（2009）發現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博

客，生產的政治知識就越多，其在博客空間中所具有的社會影響也越

大。這些初步證據表明，網路空間中的確存在知識生產溝的現象。不

過，用戶究竟是如何生產不同的知識的，這些知識在形式和內容上有何

差異，又是如何導致社會權力再分的，還需要進一步的研究予以解答。

從知識獲取向知識生產的轉向也意味着知識概念本身的意涵需要

作出調整。傳統知識溝研究將知識界定為一種客觀的、有效的、放之

四海而皆準的真理（Gaziano & Gaziano, 1999）。這一實證主義定義

（positivistic definition）在認識論上受到了眾多批評，因為在詮釋主義

（interpretivism）學者看來，知識是一種社會建構，是主觀的、因境而生

的、因人而異的（Burrell & Morgan, 1979; Berkowitz, 1997; Dervin, 2003; 

Rakow, 1989）。如果將知識視作獨立於個體而客觀存在的，那麼經典知

識溝假設的一個內在邏輯便是「對受害者的譴責」（blame the victim）,認

為那些教育水準低下的個體沒有足夠的動機和能力獲取那些標準化的

知識（Gaziano & Gaziano, 1999）。這一假定忽略了知識對不同個體的價

值和意義，對某些人有價值、有意義的知識對其他人可能並不適用。

而且，一個社會系統中的主流知識往往是那些精英階層所界定的，為

那些精英階層所服務的，處於社會邊緣的個體不接受這些知識也許正

是出於主觀上不認同，而非客觀原因（Hindman, 2009）。以本研究的個

案為例，對於核電的影響問題，主張通過核電推動經濟發展的人會強

調核電的清潔高效，而擔心日常生活受到核電影響的人則會突出核電

的安全隱患和核輻射的嚴重後果，很難有一個標準化的知識敘述。

因此，一些學者開始從客觀的知識定義轉向更加主觀的知識定

義，認為主體從自己的情境出發所表達的觀點、意見和信念也屬於知

識的範疇，並將這種區別於客觀知識（objective knowledge）或事實知識

（factual knowledge）的知識稱為主觀知識（subjective knowledge）或觀念

知識（belief knowledge）（Gaziano, 2010; Hwang & Jeong, 2009）。事實

上，明尼蘇達小組在四十多年前那項經典研究中所探究的也是觀念知

識，即二十或五十年內「人類會登上月球」，以及「吸煙會導致肺癌」

（Tichenor, Donohue, & Olien, 1970, p. 164; Hindman, 2009）。一項綜合

2009年以前的知識溝研究的統和分析發現，如果將知識界定為觀念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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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進行測量時，教育和知識之間的相關性最小，顯著小於將知識界定

為事實知識的情況（Hwang & Jeong, 2009），說明主觀的知識定義更有

利於凸顯弱勢群體的知識表達能動性，而不會簡單將其視為被動的知

識接受者。為了更加全面地呈現中國網民在微博空間中的知識生產情

況，本研究採取廣義的知識定義，即同時包含事實知識和觀念知識。

相應的，知識生產也包括事實資訊的提供和觀點意見的表達。由於微

博給普通個體提供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知識生產平台，本研究的一個重

要目的就是要探尋不同地位的個體是如何在微博上對爭議性社會事件

進行知識建構，並產生影響的。

研究個案與研究問題

2011年3月11日，一場9級地震引發的海嘯席捲日本北部的海岸城

市。高達40.5米的巨浪吞噬了沿岸深達10公里的地區（Buerk, 2011）。

根據日本員警廳2011年8月15日發佈的資料，這場災難已經造成15,698

人死亡，4,666人失蹤（earthquake-report.com, 2011），超過125,000幢建

築損毀。這場地震是日本歷史上強度最大的一次，也是自1900年有現

代史料記載以來世界五大強震之一（The Associated Press, 2011, March 

14）。時任日本首相菅直人評價說，「在二戰之後的65年中，這是日本

所經歷的最慘重、最艱難的危機」（CNN wire staff, 2011, March 13）。

與自然災難相比，被海嘯重創的兩座核電站引發的核洩漏更具毀

滅性。福島第一、第二核電站反應堆故障迫使日本政府宣佈全國進入

緊急狀態，疏散居民達20多萬。在核電站周圍的許多地方，洩漏的放

射性物質污染了表層水體、土壤，甚至魚和牛肉等食品。作為世界頭

號核電大國，日本擁有17座核電站，供給了全國30%的電力（Onishi, 

Fountain, & Zeller, 2011）。被許多人視為25年前切爾諾貝利核災難的翻

版，日本的這次核危機引發了大規模的核恐慌，在這個本來就對核輻

射極度敏感的國度裡，使人們更加談核色變。

日本的核危機對中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儘管新華社等官方媒體

宣稱日本核洩漏不會波及中國（Xinhua, 2011），但人們還是驚恐萬分。

一個具有諷刺意味的例子是，當謠言說核輻射將會席捲亞洲而碘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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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抵抗核輻射的時候，在中國許多地方都上演了連日本都難以見到的

市民瘋狂搶購碘鹽的鬧劇（The Associated Press, 2011, March 17）。除了

這些極端的插曲之外，中國公眾更多的是參與到有關核能的討論之

中，對中國是否應該繼續發展核能提出自己的看法。中國是繼美國之

後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耗國。除了正在運行的6座核電站之外，中國正在

建造12座新的核電站，還有25座在計畫之中。目標是在2020年之前，

使核電產量從現在的1%增至全國總電量的6%（China Daily, 2011, 

March 18）。日本突如其來的的核危機，對中國雄心勃勃的核電規劃無

疑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這一事件為分析中國微博空間中的知識生產問題提供了一個較好

的個案。首先，核危機與每個人都有關，誰都無法置之度外。人們有

足夠的理由和動機參與到該事件的討論，與他人分享自己的所知所

想。事實上，日本核危機一開始就在中國社交媒體，特別是微博上激

發了全國範圍的爭論。僅新浪微博一家，就見證了130多萬條資訊。其

次，由於危機不是發生在中國，政府對相關話題的微博資訊並未採取

嚴格管制。與其他國內敏感話題相比，關於日本核危機的使用者生產

內容更加真實地反映了公眾知識生產的情況。因此，這一個案為研究

中國微博用戶的知識生產提供了較好機會。

基於上述文獻，結合這一個案，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問題：

RQ1： 在這場核電爭議中，在微博上生產知識的使用者有何人口

統計特徵？換言之，哪些人會在微博上生產知識？ 

RQ2： 在這場核電爭議中，不同背景的微博用戶在知識生產上有

何差異？

RQ3： 在這場核電爭議中，生產知識的微博用戶在微博空間的社

會影響有何差異？

方法

I. 數據
本研究使用內容分析收集資料。與知識溝研究常用的調查方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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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內容分析有助於研究者直接對微博使用者生產的內容進行量化和

質化分析，因而特別適用於知識生產問題的研究。同時，使用者簡介

中所包含的人口統計資訊，如性別、地區、粉絲數量和認證狀態等，3

則可幫助研究者分析個體之間的知識生產差異。

本文主要以新浪微博中有關核電的博文為研究物件。以「核電站」

為關鍵字在新浪微博中進行搜索發現，大部分相關微博資訊出現在3月

12日到22日。如圖一所示，微博討論始於3月12日的1,594條資訊，

在16日達到高潮，12,236條微博，最終在22日降到1,000條以下。於

是，本研究選擇這11天內新浪微博用戶發佈的48,257條資訊作為抽樣

範圍。由於新浪微博只顯示任何搜索結果的前50頁，所以研究者按照

等距抽樣原則抽取每頁的第一條微博進行分析。內容完全重複的微博

不予統計。按照這種方法，每天抽取50條微博，共得到550條用於內

容分析。分析單位是每一條微博。

圖一 日本核危機期間新浪微博有關核電站的微博資訊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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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變數
根據本研究提出的研究問題，內容分析編碼生成三組變數。

人口統計變數。 這些變數包括性別（按男性編碼啞變數，男性= 

56.2%，女性= 43.8%），認證狀態（按認證使用者編碼啞變數，認證使用者

= 5.8%，非認證用戶= 94.2%），粉絲數量（M = 2902.5，SD = 37258.57），4以

及地理區域。所有34個省級行政區都有微博用戶參與討論，儘管分佈

不甚平衡（詳見表一和圖二）。為了便於後續分析，地理區域被簡化為

啞變數，按照2010年國家統計年鑒公佈的各省區人均GDP排名，前十

位的省區加上港澳台地區和海外被歸類為發達地區，其他省區被歸類

為欠發達地區（按發達地區編碼啞變數，發達地區= 72.9%，欠發達地

區=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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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生產變數。這組變數將微博使用者知識生產的內容和形式進

行操作化，主要包括以下具體變數：

（1）是否原創。如果微博資訊是使用者自己發佈的，該資訊則視為

原創。如果資訊是轉發他人的，則視為轉發。該變數按原創為標準進

行編碼啞，原創微博佔44.9%，轉發微博佔55.1%。

（2）轉發類型。如果微博資訊屬於轉發，則進一步編碼為帶評論轉

發或零評論轉發。按照廣義的知識定義，帶評論轉發也是知識生產的

一種形式，而零評論轉發則不算知識的生產。該變數按帶評論轉發為

標準進行編碼，帶評論轉發佔64%，零評論轉發佔36%。

（3）知識類型。基於以往研究，知識可以分為兩種類別，事實知識

和觀念知識。如果一條微博資訊描述核危機的相關事實，該資訊就包

含事實知識。如果微博表達的是與核危機相關的某種信念或觀點，該

資訊則包含觀念知識。該變數以事實知識為標準進行編碼，事實知識

佔總樣本的18.2%，觀念知識佔81.8%。 5

（4）情感傾向。如果一條微博包含觀念知識，則進一步編碼為三種

情況，反對核電= 1，中立= 2，贊同核電= 3。當微博資訊反對在日

本、中國，或任何地方發展核電時，該微博被視為反對核電。這一傾

向佔所有觀念知識的51.8%。如果微博一方面支持核電的想法，另一方

面又對核電的現狀不滿，則被視為中立，佔39.4%。如果微博無條件的

支持核電，則被視為贊同核電，佔8.8%。

（5）媒體形式。微博從誕生開始就為使用者提供了一個多媒體的內

容生產平台，使人們能夠以多種形式生產和發佈知識。樣本中的所有

微博資訊被分為如下幾個類別：文字（46.2%），文字和圖片（29.8%），

文字和連結（10.5%），文字和表情符號（4.4%），文字和視頻（1.6%），

以及三種形式或以上（7.5%）。為了便於分析，該變數被簡化為二分變

數（按多媒體編碼啞變數，多媒體佔53.8%，文字佔46.2%）。

（6）發佈管道。新浪微博資訊通常使用兩種管道進行發佈，一種是

新浪微博的網站，一種是移動用戶端，如 iPhone，iPad，安卓，塞班，

Kjava，和黑莓。因此，知識生產的發佈管道按網站為標準編碼為啞變

數，網站佔71.4%，移動用戶端佔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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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微博字數。 所有微博，包括原創和轉發，都進行字數統計 

（M = 39.96，SD = 41.51）。如果是轉發資訊，則統計最後一個用戶寫作

的字數。

（8）社會影響。社會影響是指個人對他人的認知、情感或行為發生

作用，在本研究中則是指微博用戶對其他用戶在這些層面產生的作

用。用戶在微博空間的社會影響可以通過兩個變數進行評估。一個是

微博被轉發的次數（M = .98，SD = 6.39），一個是微博被評論的次數 

（M = 1.32，SD = 7.98）。

III. 編碼信度
兩位研究者參與資料的編碼。為了評價編碼信度，每位編碼員對

10%的樣本（55條微博資訊）進行編碼，從而計算每一個定類變數的

Krippendorff alpha編碼信度（Krippendorff, 2004）。所有信度值位於 .78–1

的範圍之內。對於字數、轉發次數、評論次數等定比變數，由於可以準

確獲取而不受編碼員主觀判斷的影響， 因而無需計算編碼信度。

IV. 分析步驟
首先，研究者對樣本進行描述統計，以回答RQ1。然後，交叉分

析和回歸分析被用來揭示微博用戶知識生產的個體差異，以回答

RQ2。同時，研究者使用話語分析對不同傾向的微博資訊進行研究，

以呈現微博用戶究竟是如何對相關知識進行建構的。最後，研究使用

交叉分析和邏輯回歸分析尋找與社會影響相關的因素，從而回答RQ3。

圖二 日本核危機期間新浪微博有關核電站的微博資訊地區分佈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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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日本核危機期間新浪微博有關核電站的微博資訊地區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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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

I. RQ1: 微博生產者的人口構成
在所有參與核事件討論的微博使用者樣本中，男性佔56.2%，比女

性高出12.4個百分點。絕大多數使用者為非認證使用者，佔總樣本的

94.2%。認證用戶中，男性佔84.4%，女性佔15.6%。用戶平均擁有的

粉絲數量為2903，但極高的標準差（37,258.57）表明有異常值出現。四

分位數計算得到較小四分位數為39，較大四分位數為230，四分位距為

191。說明多數用戶的粉絲數量仍然停留在一個較低的水準。表一顯

示，認證使用者中男性較多，且粉絲數量較多。

從地理分佈來看，排名前三位的地區是廣東、北京和上海。如圖

二所示，來自這三個地區的微博數量要明顯高於其他地區。微博數量

排名前八位的地區皆為2010年人均GDP前十位的省區（中國統計局，

2010）。排名末十位的地區，除澳門和台灣之外，皆為欠發達地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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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更清晰的顯示，東南沿海地區使用者貢獻的資訊要多於內陸地區。

II. RQ2: 微博用戶的知識生產差異
表二中的交叉分析顯示，不同背景的微博使用者生產知識的情況

也各不相同。具體來說，男性使用者生產更多的原創資訊和事實知

識，資訊的字數更多，使用移動用戶端的也更多。相反，女性使用者

更多轉發資訊，生產更多觀念知識，資訊的字數更短，以及更多使用

網站生產知識。從認證角度來說，認證用戶更傾向於生產事實知識，

而非認證用戶則較多地生產觀念知識。同時，欠發達地區使用者更多

生產文字形態的知識，而發達地區使用者則更多生產多媒體形態的知

識。就觀念知識來說，男性和發達地區使用者更傾向於保持中立立

場，而女性和欠發達地區使用者則更多地表現出反對核電的立場。這

些差異與表一顯示的相關關係基本一致。

回歸分析進一步印證了上述發現。如表三所示，男性與原創內

容、事實知識、移動用戶端和較長文字相關；認證用戶與事實知識顯

著相關；發達地區與多媒體形態內容正面相關。用戶的粉絲數量與其

知識生產的各個方面則沒有關係。

贊成型觀念知識的話語建構

再來看看觀念知識的話語建構。在所有觀念知識中，僅有8.8%的

微博持贊同核電的態度。這類微博主要強調核電的優點，在聲勢浩大

的反對浪潮中顯得較為冷靜。下面這條比較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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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微博出自一位名為「kaiserwong」的男性用戶，註冊地點為北京

通州區。該用戶對「綠色和平」官方認證微博的一條反對核電的資訊提

出了不同意見，強調了兩點：（1）核能是當前最可行的清潔能源；（2）

核電站如選址恰當還是安全的。該用戶的簡介寫道：「吃着工科的飯，

卻有顆文藝的心 囧」。據此可以推斷，這位男士是工科背景，而且受

過高等教育。比較轉發和評論次數可以發現，反對核電的原始微博在

數量上都遠遠超出這條支持核電的微博。

還有一些贊成核電的微博來自核工業領域的專業人士。與普通公

眾相比，這些使用者對核電的情況更加瞭解。由於自身的專業知識和

工作經驗，日本地震造成的核災難並沒有給他們帶來恐慌情緒。他們

對核電的風險預測明顯低於普通公眾，因而贊成態度更為堅定。例如

下面這條微博：

同樣，這條微博也是針對一條反對核電的微博發出的評論，出自

名為「李微博程」的男性用戶，註冊地點為「其他」。該使用者強調的關

鍵字是「安全」，指出一些發達國家都在大力發展核電，而中國差距還

很大。該微博還借用中國工程院院士、原華中科技大學校長樊明武教

授的立場來支持自己的觀點，具有較強的專業主義色彩。面對一位網

友對此微博的評論：「附近的居民都怕爆炸啊」，「李微博程」這樣回應：

火電站爆炸、水電站垮壩的幾率遠大於核電，這次日本的爆炸是

因為遇到極端自然災害了。中國目前規劃的內陸核電站，都避開

了自然災害高發區。世界上這麼多核電站在運行呢，出現洩漏的

微乎其微。煤、石油很快就會耗盡，在更為清潔的熱核聚變還未

成熟應用之前，只能發展核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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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與火電、水電的風險和對能源的消耗做出比較，這條微博進

一步說明了核電的優越性和迫切性。

反對型觀念知識的話語建構。

更多的微博用戶（51.8%）在自己生產的觀念知識中對核電持反對立

場。話語分析發現，反對微博主要分為四種情況：簡單反對、譴責發

洩、諷刺調侃、理性批判。

不少用戶在微博中對核電進行了簡單乾脆的反對。如「格物比特」

（男，浙江）在微博中寫道：「離我家十幾裡要建核電站，堅決反對！ 」。 

「飛吧_蒲公英種子」（女，湖北）說：「為甚麼各地政府都要建設核電

站，反對湖北建核電站」。「S武小茜武大膽S」（女，其他）則寫道：「大

家要聯合起來呼籲國家取消正在建設和未建的核電站計畫，不要讓日

本的現在成為我們的未來，不要讓我們在核輻射的危險中生活！」

較多的用戶以一種更加強烈、甚至粗俗的語言對核電產業進行抨

擊。首先是對日本的譴責，如「錢黎 -laughing」（男，雲南）寫道：「小

小日本國，你建你妹的核電站！！」對日本核危機的恐懼使中國網民遷

怒於國內的核電站。用戶「有鼎」（男，北京）在微博中說：「終於還是

洩露了。尼瑪建甚麼核電站啊！！！尼瑪人早晚都被自己弄死！！！」

「考拉要奮鬥」（女，河南）說道：「南陽還建個毛的核電站啊。。。」「貓

貓SUKSCAT」（女，安徽）也寫道：「看見沒，瑪麗隔壁的要在我山清

水秀的蕪湖繁昌建核電站啊，建你妹啊，你妹啊！」

同時，一些用戶也用諷刺調侃的口吻表達了自己的立場。例如，

「全球流行風尚」的一條微博寫道：

【熱烈祝賀長沙市榮登全國十佳避難城市榜首】（1） 350公里內無核

武器（無核電廠或導彈） （2） 350公里內無火山或火山口 （3） 無地

震（城市不在地震帶，現代史上沒發生過任何地震） 4, 無戰爭風險 

（5） 交通便利 （6） 充足潔淨的飲用水 （7） 海拔600米以上 （8） 距離

海岸400公里 （9） 擁有肥沃的土壤 （10） 遠離森林或林地。

該條微博以戲謔的口吻將長沙描述成為「全國十佳避難城市榜首」，

第一個原因就是350公里內無核危險。在那些人們談核色變的日子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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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條微博被轉發2,425次，被評論457次。類似的還有「cocteausolo1979」

（女，上海）的微博：「不是謠言不是危言聳聽，我絕對相信這些在建的

核電站有一多半是爛到底的豆腐渣。。。真出事，不會引起不安，因為

全死光了」，以及「-freyja-」（女，海外）的一條：「我也不相信建個房子

都能倒的國家，能建出個達標的核電站。」

反對核電的觀念知識中，也有少數用戶進行了較為理性的批判。

例如，一位來自青島的名為「北漠小冰」的男性用戶將矛頭指向了政府

建設核電站的程式問題，他寫道：

這條微博在主流媒體有關山東核電規劃報導的基礎上，對核電方

案的通過程式提出了質疑，強調老百姓的知情權和公共決策參與權。

與大多數簡單表態的反對性微博相比，這條顯得有理有據。該用戶為

新浪認證使用者，真實身份是網路作家楊挺，北華大學畢業。可惜的

是，此類微博並不多見。

中立型觀念知識的話語建構

除了贊同和反對之外，也有39.4%的觀念知識保持較為中立的立

場。這類微博並未明確支持或反對核電，而是較為平衡地對核電進行

反思。用戶「轉子救父」的這條微博比較典型：「日本地震海嘯發生後，

核電站發生爆炸時冒出的濃煙！任何事情都是雙刃劍，人類在享受發

達的高科技帶來的方便同時，會不會最終因高度發達的科技毀了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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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呢？」除了這種「雙刃劍」話語之外，一些用戶在微博中提出要對中

國的核電規劃進行重新審視。例如，用戶「薛蠻子」在微博中寫道：

這條微博既沒有說核電好還是不好，而是鼓勵人們將日本核危機

引以為鑒，更加慎重地思考中國究竟應該如何發展核電，而且政府要

充分諮詢並尊重公眾的意見。

還有一類中立型微博從技術上對發展核電提出建議和設想。如用

戶「姑蘇倪氏」（男，上海）指出：「有沒有可能把核電站建在移動平台

上，如航空母艦那樣的大型船體上，萬一有個事情，斷開輸電連接，

可以開到遠離城市的地方去處理。」用戶「風景故鄉」（男，甘肅）則寫

道：「給建核電站支一招：打一個百米深井，將核設施建在井上，這樣

若發生重大事故，可立即將核設施沉入井底，然後迅速填埋，即可確

保安全。」還有一些討論第幾代核電技術才能保障安全、是否應該把核

電站建在海邊等問題的微博在中立傾向類目中也十分常見。這些技術

貼沒有明確的反對或贊成核電，但往往在看到核電風險的同時，也暗

含贊成核電為人類所用的態度。

III. RQ3: 微博生產者的影響差異
以被轉發和評論次數為指標，本研究發現微博知識生產者的社會

影響的確存在重要差異。表一顯示，微博被轉發和評論次數與粉絲數

量和認證情況正面相關。根據表四的方差分析，男性用戶微博被轉發

和評論次數較女性用戶稍勝一籌，認證用戶發佈微博的社會影響顯著

高於非認證用戶。表五的回歸分析則進一步揭示了微博影響的相關因

素。其中，認證用戶所發微博被轉發的次數較高，粉絲越多的用戶被

轉發和評論的次數也越多，原創微博被評論的次數比轉發微博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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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知識被轉發的次數比觀念知識高。模型解釋了轉發次數95.7%的變

差和評論次數83.9%的變差。

討論

本研究以日本核危機期間新浪微博用戶的相關討論為個案，探討

了微博空間的知識生產溝問題。在對相關微博資訊進行量化和質化分

析的基礎上，研究發現即使在微博這種資訊生產門檻較低的社交網路

空間，知識生產溝的現象依然存在。儘管微博平台上的知識生產體現

出一定的包容性和平民性，傳統強勢群體依然是微博空間中的主力知

識生產者，其對知識的生產也更主動、更理性，所產生的社會影響也

更大。

首先，參與核危機討論的微博知識生產者更多是男性和發達地區使

用者。這一發現與現有研究結果基本一致。例如，Wei（2009）對博客的

研究顯示，男性更多生產過濾博客（filter blogs），也即發佈公共事務知

識的博客，而女性則更多生產日記博客（personal journals），即描述個人

生活內容的博客。Harp和Tremayne（2006）也發現了博客空間的性別偏

向，指出女性之所以在政治博客空間中處於劣勢，主要是人們認為女性

對政治不感興趣，不做政治博客；即使做也不會受歡迎，因為女性做的

政治博客不夠好。地區是政治經濟地位的一種體現。核危機個案中，

參與公共事務知識生產的使用者更多來自京廣滬和經濟發達地區，表明

這些使用者的政治經濟背景整體較為優越，這也符合傳統知識溝理論所

強調的社會經濟地位與公共事務知識之間的聯動關係。一般來說，中

心城市和經濟發達地區的居民擁有較高的教育程度、較多的資訊資源和

較大的社交網路，因而具備更好的知識生產條件。

其次，在知識生產的形式和內容上，強勢群體也佔據先機。從形

式來說，原創知識比轉發知識更高一籌，字數越多、媒體形式越多，信

息量就越大。從內容來說，事實知識比觀念知識要求更高，即使是觀

念知識，中立的反思也比簡單的反對更趨理性。由於強勢群體，如男

性、認證和發達地區使用者總體上具有較高社會經濟地位，所以在核危

機事件的討論中不論是形式還是內容都更勝一籌。另外，科技傳播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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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也發現，男性在科技方面擁有的知識比女性更多（Arcury et al., 1987, 

Durant et al., 1989; Fox and Firebaugh, 1992; von Roten, 2004）。雖然女

性在少數特定的科學方面知道的更多，但總體來說男性對科技知識的掌

握和理解程度都遠遠超過女性（Simon, 2010）。由於核危機涉及較多科

技知識，所以男性在知識生產方面的表現優於女性也不足為奇。

除了在掌握知識的程度上有所不同外，許多研究也發現在態度上

男性要比女性更加支持科學（如Barke et al., 1997; Fox & Firebaugh, 

1992; Pifer, 1996; Trankina, 1993）。不論對於一些實質性的科學問題如

核技術（National Science Board, 1988）和生物技術（Hallman et al., 2001, 

2003; National Science Board, 2000; Qin and Brown, 2007），還是對於一

般性的科學問題（Hayes and Tariq, 2000; von Roten, 2004），這種性別上

的態度差異都存在。這些發現與本研究不謀而合。如表三所示，兩性

之間，男性更容易對核電持肯定和中立態度，而女性則更容易反對。

一個可能的解釋是，男性對核電科技包容性更強，對核電特別是其優

點瞭解更多，因此對核電的態度也更正面。話語分析也印證了這一解

釋。比較有代表性的支持微博都來自男性，而且其包含的專業知識也

較多。相似的關係也發生在發達和欠發達地區的使用者之間。同樣，

由於發達地區使用者具備較好的知識生產條件，擁有的核電知識也越

多，所以對核電的態度也更趨理性和中立。

第三，不同用戶在微博空間中的影響力也有強有弱。例如，男性

和認證用戶被轉發和評論的次數更多。回歸分析可以幫助解釋這一結

果。回歸分析發現，原創微博和事實知識被評論和轉發的次數較高，

而前述研究結果顯示男性和認證使用者更多生產這種類型的微博，從

而導致這些用戶的微博影響力較強。換句話說，強勢用戶在微博上的

知識生產水準更高，因而影響力也更大。此外，粉絲數量是一個極為

顯著的預測因素。粉絲越多，微博被其他人閱讀的機會就越大，被評

論和轉發的次數就越多，也意味着影響力越強。儘管在中國微博空間

存在着粉絲交易的現象，但對普通個人用戶而言，購買虛假粉絲的情

況並非常態。樣本中使用者較為有限的粉絲數量也說明了這一點。因

此，目前來說，粉絲數量仍然是預測用戶影響力的重要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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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限

本研究存在若干局限。首先，教育水準未能考慮在內。在傳統知
識溝研究中，教育程度一直都是衡量社會經濟地位的核心指標，也是
人們知識獲取的決定因素。然而，由於微博用戶很少在自己的背景資
料中透露教育資訊，導致這一變數無法統計。雖然認證情況和地區歸
屬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反映社會經濟地位，但仍然無法代替教育程度。
研究者也嘗試通過評論的形式與被抽到的用戶聯絡，試圖獲取教育資
訊，但回饋情況不佳。後續研究應該採取更多手段，如提供物質刺激
等方式，對樣本使用者進行輔助調查，以獲取教育、年齡、職業、收
入等依賴內容分析無法獲取的資訊。

其次，本研究只告訴我們哪些人在微博上生產知識，而未說明哪
些人沒有在微博上生產知識。本研究的一個假定是，微博是中國網路
空間中一個重要的知識生產平台。因此，知識生產溝的一個重要問題
就是生產者和非生產者之間有何區別。可惜的是，內容分析的途徑只
能幫助我們瞭解微博用戶及其內部差異，對於微博和非微博用戶之間
的差異則無法呈現。未來，研究者可通過對所有網民進行調查的方
式，弄清哪些人不在網上生產知識，或者不在微博上生產知識。

第三，本研究未能呈現時間維度的知識溝。經典知識溝假設描述
的是，不同社會經濟地位的個體從大眾媒體上獲取知識的速度不同，
因而隨着時間的推移，在地位高低者之間會出現一道逐漸擴大的知識
鴻溝。要驗證這一知識增長的差距，必須依賴縱向數據。然而由於各
種原因，多數知識溝研究使用的是橫向數據，因而無法呈現這種變
化。本研究也不例外。雖然本研究在一段時間內收集數據，但主要目
的是盡可能獲取更多的使用者和微博資訊，嚴格來說仍屬橫向數據。
而用戶在微博媒體上的知識生產是否隨時間推移而變化，需要對同一
組使用者不同時間的知識生產進行跟蹤研究。這也是未來知識生產溝
研究需要解決的一個問題。

最後，本研究的樣本量較小（N = 550），抽樣框架也僅限於新浪微
博所開放的每天前50頁搜索結果。這無疑會削弱樣本的代表性。未來
研究需要提高樣本數量，盡可能探索針對微博大數據的挖掘和分析方
法，以求得更加準確的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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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儘管存在以上局限，總體來說，本研究依然做出了一些重要貢
獻。第一，從理論角度來說，在少數前人研究的基礎之上（如Wei，
2009），本研究繼續將知識溝研究從知識獲取延伸至知識生產。傳統知
識溝理論是傳統媒體時代的產物。普通公眾成員在傳統大眾媒體時
代，主要以受眾的身份存在，從大眾媒體上獲取內容，得到知識。這
也導致傳統知識溝研究以知識獲取差異為焦點。網路時代，特別是
Web 2.0的崛起和普及，使公眾從受眾變成使用者，從資訊消費者變成
資訊生產者。媒介不僅是人們獲取知識的地方，也成為人們自己生產
和發佈知識的重要管道。既然人們所處的媒介環境和扮演的社會角色
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旨在幫助我們描述和解釋人類傳播活動和現象的
傳播理論也應該發生相應的變化。本研究以微博這一典型自媒體為突
破口，對新媒體時代的知識生產溝現象進行了描述和分析，為知識溝
理論的概念轉向提供了進一步的實證支援。同時，知識生產概念的提
出，有助於拓展整個政治傳播的研究視野。以往政治傳播研究的中心
問題是大眾媒介如何影響公眾的政治認知、態度和行為，其中政治知
識的獲取是核心因素。隨着知識溝從獲取向生產的轉移，未來政治傳
播研究需要更多關注個體如何利用新傳播技術生產知識，以及這種知
識生產是如何受到各種社會權力因素的影響，又是如何影響自己和他
人的政治生活的。

另外，方法上，本研究首次使用內容分析的方法來研究知識溝的
相關問題。傳統知識溝研究一般採用調查的方法收集數據，從而探討
媒介使用或其他因素與人們知識獲取之間的關係。然而，調查方法的
一個不足是對知識的測量比較武斷。通常，研究者會挑選幾個自己感
興趣的知識問題，以封閉式題型要求受訪者進行選擇，從而判斷正
誤。這種方法難以準確衡量人們的知識水準，對於一些比較複雜微妙
的知識也無從體現。使用內容分析的方法研究網路使用者生產的知
識，則可避免這些問題，直接對知識進行較為準確細緻的描述和分
析。如果說調查方法對研究知識獲取尚有可取之處，對研究知識生產
的問題則有些差強人意。例如，Wei（2009）即用調查的方法研究知識
生產，主要依賴受訪者自己對知識生產活動的報告，難免存在自我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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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內容分析以文本為基礎，能夠較為真實客觀的呈現網路使用者的

知識生產行為。

最後，從現實角度來說，本研究對微博時代中國政治傳播的發展有

一定啟示。其一，雖然微博較其他媒體而言更加平民化，但真正參與

公共事務知識生產的微博用戶仍然有限，而且有地位偏見。這說明中

國在消除使用層面的數字鴻溝方面（Wei, 2012; Wei & Hindman, 2011）

依舊任重道遠。其二，在微博上生產專業理性知識的用戶較少，更多

的用戶只是在微博上發洩情緒，體現出一種非理性傾向。因此，當前

的微博離真正的公共領域還有較大差距，使用者需要更高的媒體素養來

參與和應對微博空間的知識生產。其三，不同用戶之間的影響力差異

表明，微博也沒有創造一個「平」的世界。等級結構依然存在，而且直

接映射真實世界的權力分佈。總之，與其說微博在中國社會掀起了一

場風暴，不如說吹來了一股春風。雖然這一新媒體應用必須根植和適

應中國現有的社會結構，但本文所揭示的從知識獲取向知識生產的轉

向，表明權力已經開始向大多數人轉移。風乍起，池水已然吹皺。

註釋

1 本研究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專案（11YJC860048）和浙江省
哲學社會科學規劃「之江青年課題」（G2）的成果之一。

2 與Twitter不同，新浪微博使用者需要在關鍵字句前後使用兩個#號以生成
一個話題，例如#關鍵字#。

3 認證服務是新浪微博對用戶身份進行認證的特殊服務。目前認證服務包括
兩種，個人認證和機構認證。個人認證通常以各行各業的名人和專業人士
為對象，要求申請者至少擁有100個粉絲和50個關注。機構認證主要面向
各種組織機構的官方微博。在某種程度上，「V」成為新浪微博使用者身份
地位的標誌。

4 在中國微博空間中，粉絲數量被視為「硬通貨」。除了新浪提供的官方認
證之外，粉絲數量是評價用戶地位的另一個標準。

5 只有原創微博和帶評論轉發的微博才進行知識類型的編碼。如果一條微博
是零評論轉發，該使用者自己沒有生產任何資訊，則不作知識類型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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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知識生產與人口因素的交叉分析（chi-square）

性別 認證 地區

女性 男性 認證 非認證 欠發達 發達

是否原創

轉發 63.5 48.5 55.2 53.1 49.3 57.4

原創 36.5 51.5 44.8 46.9 50.7 42.6

 c2 12.22*** .05 2.81

轉發類型

零評論 37.7 34.2 36.0 35.3 44.4 34.2

帶評 論 62.3 65.8 64.0 64.7 55.6 65.8

 c2 .39 .00 2.45

知識類型

觀念知識 89.6 76.3 83.6 53.8 82.5 81.2

事實知識 10.4 23.7 16.4 46.2 17.5 18.8

 c2 12.81*** 14.53*** .09

情感傾向

反對核電 66.1 39.9 52.3 40.0 60.6 48.8

中立 29.7 47.5 39.1 46.7 28.7 43.4

贊成核電 4.2 12.6 8.6 13.3 10.6 7.8

 c2 26.29*** .99 6.28

媒體形式

文本 41.9 49.5 46.1 46.9 53.4 43.4

多媒體 58.1 50.5 53.9 53.1 46.6 56.6

 c2 3.15 .01 4.33*

發佈管道

移動用戶端 23.9 32.3 29.0 22.6 33.3 26.8

微博網站 76.1 67.7 71.0 77.4 66.7 73.2

 c2 4.54* .58 2.15

字數 35.0 43.8 39.4 49.7 38.1 40.7

F 6.14* 1.86 .41

註：字數的條目為均值。其他變數的條目皆為百分比。

*p < .05；**p < .01；***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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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預測知識生產的回歸分析

是否原創 轉發類型 知識類型 媒體形式 發佈管道 微博字數

OR OR OR OR OR ß

男性用戶 1.91*** 1.15 2.45** .72 .65* .10*

認證用戶 1.11 .34 3.67** .86 1.74 .04

欠發達地區 1.35 .62 .94 .68* .75 .03

粉絲 1.00 1.00 1.00 1.00 1.00 -.01

Nagelkerke R2 (%) 4.4 3.6 8.1 2.4 2.2

R2 (%) 1.4

註：OR 為邏輯回歸的比值比，大於1表明正相關，小於1表明負相關。ß是OLS回歸的標準

化回歸係數。

*p < .05；**p < .01；***p < .001

表四 轉發與評論的方差分析

轉發 評論

男性用戶 1.40 1.87

女性用戶 .43 .62

F 3.16# 3.33#

認證用戶 8.34 9.84

非認證用戶 .52 .80

F 49.16*** 41.64***

發達地區 1.14 1.47

欠發達地區 .61 .99

F .72 .38

原創 .79 1.43

轉發 1.13 1.23

F .37 .08

觀念知識 .85 1.28

事實知識 2.10 3.01

F 2.04 2.51

反對核電 .49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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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立 1.59 1.85

贊成核電 .34 .62

F 1.27 1.38

文本 .65 1.25

多媒體 1.26 1.39

F 1.22 .04

微博網站 .87 1.28

移動用戶端 1.28 1.52

F .44 .10

註：條目為均值。 

# p < .05； *p < .05； **p < .01；***p < .001

表五 預測微博知識生產的社會影響的回歸分析

轉發 評論

性別 .01 .02

認證 .04** .02

地區 -.02 .00

粉絲 .99*** .92***

是否原創 .01 .08**

知識類型 .07*** -.01

情感傾向 .00 .00

媒體形式 .01 -.01

發佈管道 -.01 -.03

微博字數 .00 .00

R2 (%) 95.7 83.9

註：條目為OLS回歸的標準化回歸係數。 

*p < .05；**p < .01；***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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